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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以“线下”“聚

集”等为特征的体育产业带来巨大冲
击。行业内的许多传统领域都按下了
暂停键，损失不可谓不大。“健身教练
送外卖”等花絮新闻也开始见诸报端，
凸显出从业者的无奈。

随着疫情逐渐稳定，体育产业的
复工复产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不仅
传统行业逐步恢复，以线上健身教练、
电商主播为代表的新职业也展现出了
强大活力。

疫情“野火”掠过，许多新苗正在
成长。

线下有压力，线上求生机

这段时间，健身博主宋斐格外忙
碌。今年 2月到 4月，她在 B站（视频
网站 b i l i b i l i）上的 I D“海洋饼干
Sophie”粉丝增长 17 万，她自己的
APP平台用户数量也从 2019年年底
的不到一万猛涨至三万左右。

“我的主要受众为女性，她们对于
‘体态纠正’‘健康地瘦’等方面的需求
量很高，而且这个需求无关年龄，随着
大家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品质、自我
管理的意识一定会加强。所以我对未来
的发展前景还是持乐观态度。”宋斐说。

疫情期间被迫“宅家”，客观上促
进了线上健身行业的兴起。据统计，淘
宝 2 月“运动/瑜伽/健身/球迷用品”

类目直播引导的成交金额环比上涨
213%。在健身平台 keep 的天猫旗舰
店，一款瑜伽垫月销量就超过 2 . 5
万。多个平台的数据显示，诸如瑜伽
垫、小哑铃、弹力带等常见的家用运动
装备销售在疫情期间都有一定增量。

和宋斐一样忙碌的还有“功夫者”
APP创始人柴国徽，作为一个涵盖近
500 名老师、近 20000 个视频、3000
多个课程的平台掌舵人，他在疫情期
间也发现了新的趋势。

“疫情期间，大家更多地转投线上，
很多武术老师‘被逼’开始接触线上教
学。有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线上武术教
学活跃度很高。”柴国徽说。

大连科技学院校长张福利认为，体
育行业属于大健康的范畴，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消费占比将越来越高，百姓对于体育的
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必将产生新的相关产业和职业。“比如大
家都知道的体育‘网红’，这些‘网红’通过带货不仅能够搭建自
己的社交圈，还能围绕体育运动产生健康咨询、运动指导、健康
评估、营养指导培训等附加产业。除了体育‘网红’，还有很多新
职业也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比如体育心理师等。”他说。

根据体育圈“上场”招聘平台的反馈，疫情期间，体育培
训行业的教练员、指导员等岗位需求有所下降，但值得关注
的是，一些大型体育培训机构开始增设“短视频策划”“视频
编辑”等相关岗位，孵化自己的明星教练，发力线上业务。

就业有压力 开拓新战场

对于有意向在 2020年进入体育行业的毕业生来说，疫
情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迷茫。

根据教育部去年 10月发布的数据，2020届高校毕业
生规模预计将达到 874万人，同比增加 40万人。今年 4月，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第
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受疫情冲击及季节性
因素影响，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下降。2020年一季度招
聘需求人数减少，求职申请人数增加。

“上场”平台负责人付宇同表示：“疫情下，体育产业招聘
需求减弱，看似影响的只有应届毕业生，实则不然。部分在大
三实习的专业学生，也会进一步挤压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危机中也蕴含着机遇。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体育与健康
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振宇表示，疫情给体育产业就业
带来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困境之中，依然存在着机
遇。他说：“受《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大基建、大文旅政策影
响，体育管理活动大类中的体育专业团队、行业团体存在服
务机会增长；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大类中的互联网体育服
务会持续走高；其它体育服务大类中的体育旅游服务、体育
健康与运动康复服务会是涨幅最大的增长点。”

长期从事体育产业招聘对接的 ECO氪体创始人骆达
列出了 4个自己看好的新兴领域，分别是电子竞技；少儿体
适能、培训和全民健身；体育+科技；有助于提升体育产业
线上化效率的赛道，比如体育直播电商。

关于看好这几条赛道的内在逻辑，骆达表示，最终要看
体育产业细分赛道市场化的程度。“新兴职业的潜力、需求
和活力，完全取决于所在赛道结合市场化的深度。”骆达说。

王振宇表示，体育新职业发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
一，满足消费者、参与者的需要层次，个性化、社交化、自我
提升化；第二，在国家经济与产业角度，产业发展与着力点
在消费，不考虑消费的项目不会持续，没有营收能力的企业
会淘汰。他表示，从发展的角度，体育“真”运营人才（赛事、
场馆等）、体育健康与康复人才、体育经纪人才、体育研究与
规划、策划人才等，将是未来体育市场上需要的人才。

练就“真本事” 迎接新希望

面对特殊形势，求职者应该如何“应时而变、应势而立”？
从业者和专家们从各自角度为求职者们提出了期许和建议。

“真本事”是柴国徽从事线上体育业务的最大感悟，他
认为，线上教学这种新业态对老师的素质要求更高，“必须
会真功夫”，而且由于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对老师的综合能
力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健身博主“老赵”（原名：赵睿甲）也认为：“本身自己要
有‘硬实力’，这是内容输出的核心，其次要对社会背景有了
解。我想到八个字‘持续学习、无愧于心’。”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和《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使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的预期。在这样的预期下，专家们对体育产业的未
来有十足信心。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认为：“这次疫情确实对
中国很多职业造成冲击，给人类提出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们如果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调整，利用新技术来改变传
统的学习生活方式，那么新职业就会像井喷一样出现。”

张福利表示：“现在是个体经济兴起的时代，线上体育
平台的用户正在呈几何倍数增加，整个行业也正在经历一
个体育运动商业化的升级。随着体育文化的不断培养，体育
运动将成为人们的刚需，新兴的体育岗位要符合两个特点，
一是能满足客户刚需，二是能为客户创造价值，将这两个特
点结合到一起，就能在未来开辟一片新天地。”

练好“真本事”，拥抱新时代，体育产业拥有着美好的未
来，但脚下的路还需要从业者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走通。

（执笔记者：林德韧，参与记者：王楚捷、张逸飞、王君宝、
李琳海、刘旸）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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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它圆了人类自由飞翔的梦，让人有
了“翅膀”；也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极限
运动，代价历历在目。

几天前，一位年轻女孩生命中的最后一跳，

让翼装飞行进入更多人视野。人们惋惜痛心，也
试图去了解这项极限运动的魔力、危险以及背
后的故事。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新闻，并不是这项运动
本身。”悲剧发生后，一位专业的翼装飞行员说。

最后一跳：失事女孩的伞包没打开

18日上午，此前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
景区失联的女翼装飞行员在天门山玉壶峰北侧
下方一处密林内被发现，已无生命体征。

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周世建告
诉记者，其落地点人迹罕至，搜救人员经过两小
时的攀爬才到达。

12日，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在张家界天门
山景区取景拍摄极限运动纪录片。当日 11 时
19分，参与拍摄的两名翼装飞行员从飞行高度
约 2500 米的直升机上起跳，进行高空翼装飞
行，失事女翼装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偏离计划
路线，导致失联。

已曝光的视频画面显示，她从直升机上起
跳后，开始按设定路线进行高空翼装飞行。摄影
师随后跳出跟随飞行时发现，她飞行路线明显
偏离，并以非正常飞行姿态急剧下降数百米，脱
离摄影师视线和可拍摄范围。

在失联期间，联合搜救队伍在山崖、森林中
数日搜索，但因失联翼装飞行员未携带 GPS对
讲机等设备，加上持续降雨，山内云雾大，能见
度低，地形险峻复杂，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经后期确认，女飞行员的降落伞包未打开。
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 900米，与其在空中
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直线距离约 2000米，相对
落差约 1600米。

据了解，这名女飞行员曾在国外经过系统
的翼装飞行专业训练，有数百次翼装飞行和高
空跳伞经验。

翼装飞行：极限运动承载飞翔梦想

亲眼看过这项运动的人会手心冒汗——飞
行者身着翼装，纵身一跃，无动力飞翔，然后打
开降落伞，着陆。

翼装飞行，分为高空翼装飞行和低空翼装
飞行。前者是从 4200 米左右高度的飞机上起
跳，后者则是从悬崖、大桥等地起跳。飞行时所
有空中的动作，都可以通过调整身体姿态来完
成，包括加速、减速、转弯等。

高空翼装飞行中，飞行者身携主伞和副伞
两个降落伞系统，最终预备着陆时，打开降落伞
的高度在 1000米左右。而在低空翼装飞行中，
起跳点不固定，飞行者只使用一个降落伞，且开
伞高度可低至离地 150 米，由于场景复杂，最有

可能遇到的风险是航线偏离和突遇障碍物，
因此难度要高于高空翼装飞行。

2011年，来自美国的世界顶尖翼装飞行
高手杰布·科利斯从 2000米高空跳下，成功
飞行穿越天门洞，成为世界首位穿越天门洞
的翼装“飞人”。

他的这一跳，将翼装飞行带入中国。
这项实现人类飞翔梦想的极限运动，也

被一些人认为最接近死亡：2011年，32岁的
加拿大“飞侠”迈克尔·昂加尔在美国加州发
生事故遇难；2013年，41岁的马克·萨顿在
阿尔卑斯山脉瑞士和法国交界处身着翼装跃
下直升机遇难；2013年，曾获多项荣誉的匈
牙利翼装飞行运动员维克多·科瓦茨在天门
山试飞时遇难……

突破自我：自由翱翔更需敬畏之心

没有人能轻易实现“像鸟一样自由飞

翔”。
极限运动，对参与者的体能、技术等都有

着极高的要求，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专业
化训练。

第一位亮相翼装飞行世锦赛的中国选
手、曾获翼装飞行世锦赛穿靶赛亚军的张树
鹏告诉记者，成为一名专业的翼装飞行员，前
期要经过高空跳伞培训，“跳够 200次以后，
才能学习高空翼装飞行。”积累了 100次高空
翼装飞行经验，同时高空跳伞和高空翼装飞
行的次数累计达到 400次之后，才可以学习
低空跳伞；低空跳伞再积累 100次经验之后，
才可以学习低空翼装飞行。

从事翼装飞行前，张树鹏是滑翔伞国家
队队员，曾获滑翔伞世界冠军，11年间共完
成了 15000多次飞行。在张家界天门山，他已
完成超过 1060次翼装飞行。

记者了解到，在进行一次翼装飞行前，飞

行者要确保所携装备齐全、功能正常，飞行前
的检查装备流程必不可少，一般要检查三
遍——拿到装备时、登机前和起跳前。低空翼
装飞行装备主要包括合适的翼装飞行服、降
落伞、头盔和辅助设备如高度表、GPS 对讲
机等。高空翼装飞行在此基础上，除增加额外
的备用伞，还配备一个高度警报器。飞行者一
般将设定好的警报器放在头盔里，一旦到了
需要注意的不可控高度，警报器会鸣响提醒。

事实上，在部分中国“90 后”甚至“00
后”群体中，极限运动正越来越普及。“有更多
人参与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运动中来，这
是一件好事。”张树鹏说，“与此同时，也要对
危险性充分预估，各方面准备要十分充分，才
能更好地驾驭极限运动。热爱极限运动的同
时，更要对生命和规则抱有敬畏之心。”

（记者阮周围、袁汝婷、王昕怡）
新华社长沙 5 月 20 日电

翼装飞行承载的梦想与敬畏

张家界女翼装飞行员失事的消息，王旭东
一直在关注。固然因为各种新闻 APP的推送，
更是他身为绿舟救援队成员的本能。

“非常遗憾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翼装飞行
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大事。”手机那头他的声音，
带着职业的冷静和客观。“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
它的意义。”

两年前亲身经历过泰国少年足球队的“世
纪救援”，王旭东很明白，险情往往来得猝不及
防，有时需要总结原因，有时就是没有原因。身
为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救援者，他依然强烈地
赞美探险精神，只是强调一定要准备充分，将救
援前置。

极限不是问题 超出才是

12日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纪录
片时，两名翼装飞行员中的一名女性在飞行路
线偏离后失联。多支救援队持续搜救后，18 日
接到当地村民报告，在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
林内发现一具遗体，后确认为失联者。

根据相关部门通报，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
度约 900米，距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
垂直落差约 1600米。经后期确认，她的降落伞
包未打开。

曾在天门山飞过的翼装高手盛广强此前接
受采访时谈到，女飞行员本来进行的是高空翼
装飞行，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能在 900 米以上
的安全高度开伞，从而飞入了自己并不擅长的
低空领域。

未能开伞的原因尚不清楚。从救援的角度，
王旭东表示，这次事发后 6天就找到失踪者，搜
救时间已短到让他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山岳搜救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就是对
失踪者的定位。在此次事件中，失踪者从高空跳
下后失联，需要搜索的范围非常大。”失踪者并
未携带通信设备，无法利用定位系统直接获得
准确位置，增加了搜索的范围和难度，等于“盲
搜”。

而山区地形复杂、植被茂密，独有的小气候
又容易形成雾气、降水等，影响飞机飞行和能见
度，因此无论是飞行器在空中排查，还是地面人
工搜索，都受到极大限制。

事故令人唏嘘，包括“国内翼装飞行第一
人”徐凯在内，圈内多人发文悼念又一个爱好者
的离去，舆论也再次聚焦这项极限运动。

尽管有很多次救援的对象就是类似的户外
运动爱好者，但王旭东和他的绿舟同伴一致认
为，极限运动带有很强的挑战性、观赏性甚至高
科技性，体现了人类认知世界、超越自我的勇

气。“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能做的就是准备充
分、量力而行、懂得放弃。”

翼装界也很反对称这项活动“死亡游戏”
的说法。早在 2017年，徐凯就说过，他看过太
多付出生命的案例是“太着急”造成的。“如果
你只是想满足飞行的梦想或体验这种自由飞
翔的乐趣，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你没有必要
去做超出自己极限范围的尝试。”

救援不是大片 拒绝心跳

翼装飞行惊险刺激，但救援要稳，拒绝心
跳——就如同两年前那场“世纪救援”。

两年前，一支泰国少年足球队在清莱府
一处洞穴探险时，因暴雨积水被困，在全球近
千名救援高手的努力下，18 天后平安脱险。
王旭东所在的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当时派
出 5人赴泰。

获救的 12名少年成为明星人物，这场全
球瞩目的大事件被拍成了大片，而曾短暂曝
光于聚光灯下的救援英雄们，生活早就回归
了鸡毛蒜皮。

绿舟队员们清楚，轰轰烈烈、奇迹反转，
那是大片。真实的救援，“枯燥，非常枯燥”。

泰国那回，是“百年一遇”的极端情况。洞
穴狭窄曲折，不见天日，多处洞道被水淹没，
救援难度极大，因此汇聚了世界顶级的洞潜
专家。绿舟救援队曾试图在洞穴上方的山上
寻找支洞，把水平搜索变成垂直搜索，以解决
洞内潜水困难。但更多时候，是在收集信息、
研究图纸和无穷无尽地等待。

尽管最终的救援方案还是选择了洞潜，
不过有天晨会时，在例行的泰国国歌后突然
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一刻，“还是有点
小骄傲的。”队长王林说。

三千公里之外，绿舟秘书长董萍则带领
一支 20人的队伍在京轮班坚守，“前方起码
半小时回传一次信息，后方 24 小时随时提供
各种后援支持。”世人眼前的惊心动魄，由背
后一件又一件烦琐的工作堆积。

“世纪救援”尚且如此，日常救援更不
用说。

最常见的救援和这次张家界天门山救援
一样——找人。寻找迷路“驴友”，有点像警察
拉网排查，得把可能的路线一一用脚量过。绿
舟队员王波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对救援充满
幻想的青年满腔热血地跑来当志愿者，然后
被“走啊走”浇个透心凉，最后再悄无声息地
离去。

啼笑皆非的例子也有。有次在百花山，王

旭东和迷路者隔着山谷吆喝，对方表示自己
筋疲力尽，一会儿得抬着才能下去。结果碰面
之后，“包都不用我背，浑身使不完的劲。之前
就是吓得，如果他能冷静一点，可能都不需要
我去”。

即使遇到真正危险的场景，热血上头的
“大片式”救援也不是正确姿势。救援虽然涉
险，但不能冒险。“别看大片，这和现实没什么
关系。”王旭东说，“我们定的方案一般是非常
保守的，但安全。”

要说不刺激也不全对，毕竟救援经常
见尸体。“也会害怕的。要说怎么能平静，说
白了就是见多了，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整
个救援。”队员杜连洋表示自己不是天生
胆肥。

公认胆大的是王旭东。部队大院里长大，
从小就想当兵，进行过各种自我训练，包括
“晚上独自无照明上山进个坟地”。进入救援
领域后，有机会他会去医院急诊抢救室观摩，
既提高急救水平，也算心理锻炼。

要胆大，还得“心硬”，尤其是遇险者家属
在旁边哭的时候。王旭东的经验是：“要冷静，
甚至冷淡。太动情，就会失去对风险的客观评
估——你会冒险，你的队员会冒险。”

而救援的第一原则就是救人者要先保证
自身安全，冒险是大忌。

救援不是目的 无险才是

几年前在广东，一个孩子在河边洗手时
不慎滑入水中，家人着急下水救人，结果酿成
了七人遇难的惨剧。全家唯一会游泳的舅舅
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不是说会游泳才可以救援，即使不会，
也可以递棍、抛东西，但首先要保证自身安
全。”王旭东感慨，如果当事者有救援的基本
知识，或许悲剧可以避免。

这也是绿舟积极开展防减灾培训、努力
实现“救援前置”的原因——救援的最高境
界，是无险可救。
在王波眼里，救人只是一个动作，而救援

是个体系，包括能力建设和风险评估。“没有
经过培训的救人动作，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
生。”

相比技能，普通人更欠缺的是风险意识。
有一年北京昌平马刨泉有人溺亡，绿舟前去
打捞，第二天早上才找到溺亡者。那里是挂着
牌子明令禁止野泳的，但队员们还在把尸体
往上捞着，旁边又有人下水了。

这一幕让王波至今耿耿于怀。“他们的内

心独白可能是，我不会那么倒霉。但老话常
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正因如此，对泰国足球队获救后明星般
的待遇，绿舟也觉得值得商榷。清莱的那处山
洞，入口写着“雨季禁止进入”。“这种英雄般
的待遇，可能反而是一个错误引导，因为从救
援者的角度看，事件本身并不值得提倡。”董
萍说。

救援是免费的，但培训收费，这让绿舟实
现了机构运营费用的自给自足。

在绿舟，绝大多数成员是不拿报酬的志
愿者，早期参与救援甚至是自掏腰包贴钱。绿
舟的很多老人，都在 2008年汶川地震时赴灾
区做过志愿者。灾难无情人有情，那场大地震
带动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那一年也成为中国民间救援元年。

从 2008年起，做民间救援，志愿是基础。
真的愿意，才能坚持。

于个人而言，能坚持到现在，王旭东是
“自己喜欢，家人也不反对”，杜连洋理解为
“责任和事业”，王波想到了“马斯洛需求理
论”。各有各的道理，有险情的时候，上就
是了。

汶川地震十年后，国务院设立了应急管
理部；属地救援机制逐步建立；消防扩大了职
能范围，开始被叫作“综合性消防救援”。在王
波眼里，“这都是我们国家迈向救援新高度的
标志”。

但民间救援仍在发挥力量，与消防救援
互为补充。此次参与搜救翼装女飞行员的也
有诸如蓝天救援等多支民间救援队。

回到这次翼装飞行事故，王波代表大家
“澄清”：“有安全意识不代表因噎废食。如果
没有探险精神，就没有我们这帮人。”

国际野外医学协会野外第一响应人、国
际搜救教练联盟岸际救援证书、RQ3技术绳
索救援证书、开放水域进阶潜水员……厚厚
的一摞证书，黝黑发亮的皮肤，都能说明王旭
东对户外和探险的热情。

探洞、爬山、潜水，年近半百的王旭东都
热爱。他说，极限运动传入中国比较晚，“如果
再年轻 20 岁，我也很有可能去尝试翼装飞
行”。

但另一方面，绿舟救援队建议户外爱好
者，要有充分预案和准备，尽量团体行动，不
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毕竟，命只有一条，安
全永远第一条。

（记者：丁文娴、李丽、牛梦彤、卢星吉、阮
周围）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挑 战 千 万 条 ，安 全 第 一 条
救援人眼中的极限、风险与救援

▲ 2019 年 9 月 4 日，第八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选手在张家界天门山试飞。 新华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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